
1977年底，我调到天津日报社当记者，
报社就在鞍山道上，离劝业场不远。刚好
劝业场二楼的天祥旧书店恢复营业，我的
淘书主战场也就到了天祥。天祥是津门旧
书业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名气也大。我
很喜欢那里的气息，带着旧书特有的那种淡
淡的纸霉味儿。人们在这里闲聊着，
寻觅着，这种氛围在劝业场人流熙攘、
叫卖声喧的大环境中，可谓闹中取静，
别有洞天。

关于天祥的回忆实在是太丰富
了，至今我书架上那些于上世纪80年
代购入的旧书，大多就来自天祥。我
的第一部《史记》是在天祥的古籍书店
里“凑齐”的。我最初在店里看到的《史记》
只有三册，分别是第三、第六和第八册，而这
部1959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初版、上世纪80年
代初重印的《史记》共有十册。当我把那三
本零册交到收银台时，那位老店员翻了翻
说：“小伙子，这书不全呀！”我不无遗憾地
说：“是啊，我找了半天，只有这三册。没办
法，先买下吧，以后再凑齐。”老店员说：“你
个人要凑齐十册，不易。这样吧——”他冲
着里边招呼道：“王姐，这小伙子想买套《史

记》，咱这儿不全，
你想法儿给他凑
齐了吧！”那位王
姐40岁出头，一只
眼睛略有斜视，这
是我对她记得最
牢的一个特征。

她爽快地答应老者的“指令”，转脸问我一
句：“书找齐了怎么找你？”我把单位的电话
号码告诉她，她略显惊讶地说：“呀，你在天
津日报社工作？干吗的？”我说当记者，她更
惊讶了，“这么年轻就是记者啦？不简单
呀！”我有点不好意思：“刚去，刚干，还没干

好呢！”那老店员闻听也插上话来：“我就说
嘛，小伙子一进门，我就觉着有点意思。年
轻人有出息，就得多看书。以后你常来，保
准有好东西等着你！”

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
于30多年后还津津乐道，这类事情已被打上
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
引发那些对话，店员和读者之间才会如此心
心相印。不到一周，王姐的电话打来了，说
书已经凑齐了。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至。
那位老店员告诉我，为这十册书，王姐跑到
总店库房去找，还去了门市去找，一直凑不
齐。今天上午正好来了个卖旧书的，里边也
有几册，这不，齐活啦！我翻看着这套《史
记》，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当即提出按照原定
价交足书款。王姐笑着瞥了一下那位老者，
“问问我们头儿，看他收你多少钱。”那老者不

假思索地说，按老规矩办，五折卖给你啦！当
我提着包装得整整齐齐的书袋离开天祥时，
兴奋之余，竟然涌起几分感动。我知道，我与
天祥的书缘从此再也解不开了。

还有一回去天祥古旧书店，看到架上赫
然摆着一套《全唐诗》，除了第一册有些磨损

外，基本上是八成新。这是我梦寐以
求的书啊！可一询价格，我的心顿时
凉了半截儿：全套25册，定价为58.5
元，按店里最优惠的规定打六折之后，
尚需35元。我当时月工资只有37元，
抚书而叹，无可奈何。这时王姐走到
我面前，知道我在担心价格，说你等
等，我给你问问能不能优惠。过了几

分钟，她一脸喜气地回来说，小伙子，别着急，
我跟头儿商量了，你现在有多少钱就先交多
少，书先拿走，有钱了再来补交，你看怎么
样？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把衣兜里所有的零票
钢镚儿抖搂出来，只凑了十多块钱。王姐说，
行了，不少啦！说着她麻利地把25册书分装成
两包，递到我手上，并低声嘱咐我：“别急，慢慢
来，有余钱了再来补交，有我，没事儿！”

那天晚上，我就着暗黄的灯光，一本本地
翻阅着浩繁的诗卷，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
足。在这套书最后一册的尾页上，我写下这
样一段跋语：“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
午，购自劝业场古籍书店，是时恰逢该店特价
优惠六折，然亦需付洋三十五元之多。余索
遍行囊，以生活用款充之。归来示妻，妻悦
然，而逐一装封，讫。记于灯下。”

从此，这套书成为我的案头必备。
·响晴轩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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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底，我和来自全国铁路公安系统的百余名同行相聚在西安
铁路公安局训练中心，参加为期六天的封闭式培训。我们学习的地点紧
挨着一座叫引镇站的三等小站，宿舍后窗户外就是站台。每天早晨起来
和晚上临睡前，我喜欢凭窗静静地看一节一节的车厢和上车下车的人。

同行都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后谁都不
保守，相互切磋业务，取长补短。在短暂的课间，大家喜欢聚在教室外的
露台上远远地看山，在我们面前的是秦岭。据当地司机师傅讲，从火车站
到秦岭脚下大约有20分钟的车程，不能近距离观赏秦岭风景，虽有些许
遗憾，但定点远观也有独特的感觉：斜风细雨中的群山如黛、翰墨晕染，灿
烂春日里的层峦叠嶂、浩荡连绵，云在动、风在动、雨在动，心也在动。

培训班的课程排得很满，每晚要上夜课，下课时间基本在晚上8点半左
右。走出教学楼后远眺，群山隐于夜色中，晚风微凉，还没到蝉鸣蛙叫的时
节，本不喧闹的小镇显得愈加宁静。我和来自北京的付哥不仅是舍友、同桌，
还在一起数星星。两个已经年过半百的老警察，鼻梁上架着眼镜，仰起爬满
皱纹的脸，满天际的一通找星星。那一刻，整个天空是星星的家园，也是我们
的领地。一颗、两颗、三颗……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整体泛着金黄色的星星，不
是一闪一闪的，而是持续发出耀眼的光亮。“师傅，你们见过星星掉下来吗？”
不知不觉间我俩溜达到了校门口，门卫小伙子很虔诚地问我们。“掉”字用得
真好，不是一瞬间划过天际，是用庄重、壮丽的姿态落在心头和手掌心。

老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新话可以这么讲，铁路警察管全国。截至
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2万公里，其中高铁4.8万公里，覆盖
了全国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铁道线延伸到哪儿，火车跑到哪儿，哪儿
就有铁路警察。在沱沱河站有天路铁警，在喀什站有天山铁警，在满洲里
站有草原铁警，在乡村有驻站铁警，在列
车上有乘警，在青岛还有海上铁警……
我所在的天津铁路公安处是一支有着光
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队伍，前身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75团，在解放天津的隆隆
炮声中诞生，与共和国同生共长，见证着
新中国、人民铁道和人民公安日新月异
的发展。这支队伍先后涌现出“火眼金
睛”马幼航、丁庆年，爱民模范李观铭、张
清涛，“马扎警官”刘义海等一大批先进
典型。1980年，年仅32岁的天津站铁路
公安派出所民警路秀峰，为维护社会安
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壮烈殉
职。今年清明节，我们又去天津烈士陵
园祭奠路秀峰烈士，同事们在他的遗像
前默默伫立，逐字逐句地品读着他的生
平事迹，用心触摸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和那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全国各地又
是人潮涌动。群众过节，警察过关，在潮
起潮落的各个火车站和飞驰的列车上，
铁路民警和铁路职工一起为平安祥和保
驾护航，列车不停，警灯不打烊。在旅客
们的脚步匆匆和对家的思念、对美景美
食的憧憬中，很少有人特意关注铁路民
警，但当遇到困难时，警车、警徽、肩灯、红臂章和那个人一准是大家定盘的
星。临时身份证明去哪儿办？票怎么取？去五大道坐地铁几号线？东西
找不见了！孩子“丢了”……找到警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优答案。

在天津开往潞城的K5203 次列车上，我偶遇了乘警小张，一个
2022年入警的“00后”。他的警号是重新启用的014038，我是014552，
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警龄看，我们都是两代人。不过我俩在从警
路上面对的第一道必答题都来自一个叫永清所的偏僻小派出所。那
是1996年，铁路公安当时还是企业警察性质，铁路中专毕业生可以直
接入警，我来单位报到，公安处人事科干部齐科长乐呵呵的，看似无心
实则有意地问我：“刚刚成立了一个派出所，叫永清所，特别偏僻荒凉，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人，你去吗？”“领导，我去那儿！我爸爸是一名军
人，我打小就梦想着当警察；我在北京上学时，一名铁路警察给我们作
过侦破国际列车大劫案的先进事迹报告。”短短的一问一答，成为我命
运的转折点，从此，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一名铁路民警。

小张入警的第一站也是永清所。在派出所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跑沿
线、入校园、访农户、干内勤，还学会了做饭。小张来自河南驻马店农村，
毕业于河南警察学院，提起当初为什么要报考警院，他说还有一个故事。
小张高中时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特别是英语成绩也就七八十分。高二下
学期的一天，家里人拉着他去庙里烧香，祈求他高考能金榜题名。来到庙
门口，任凭家人好说歹说，小张就是不进去，一个人蹲在庙门口的小马路
上等家人出来。等待的时间还挺长，他左等右等，有些不耐烦了。这时，
从远处驶来一辆摩托车，在离他两三米远的地方停车熄火后，骑摩托车的
中年男子没拔钥匙径自进了庙里。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男青年围着摩
托车转了两圈，东瞅瞅西看看，一抬腿上了摩托车就准备打火走人。小张
看了个满眼，“噌噌”两步上去把车钥匙一把夺了过来。“小孩子别多管闲
事！”男青年威胁他。“今天就管了！”小张瞪大眼睛与偷车贼针锋相对,男
青年最终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家人都批评小张，说他太冲动，太年轻气
盛，如果那人身上有刀，捅了他怎么办？被人家驾驶着摩托车撞了怎么
办？在家人的质疑声中，小张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当警察。警
察代表正义。从那天起，他发奋努力，恶补英语，高考英语考了114分，各
科总成绩优秀，如愿考上了警院，成为一名预备警官。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培训班在学员们的收获满满中结课了，

列车渐行渐远，大家又启程分赴全国各地。其实第一天数星星，我和付哥
只找到七颗，第二天发现了一颗，第三天因为阴天没遇见。我不遗憾。我
知道，不是每个发光体都能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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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也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首
届“中国解放区文学讨论会”40周年。抚今追昔，我眼前
仿佛又浮现出那个风尘仆仆、忙碌奔波的身影——张学
新先生，今年也恰逢先生诞辰100周年。从最初解放区
的革命战士到革命文艺的创作者，再到革命文艺的研究
者，张学新先生一生为中国和天津解放区文学革命精神
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张学新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1925年9月，他
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滹沱河畔。平山是革命老区，1930
年即建立了党组织，是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县。抗
日战争爆发后，12岁的张学新就到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工作。1938年1月，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不久组
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铁血剧社（后发展并更名为晋
察冀边区群众剧社、华北群众剧社），张学新先生是第一
批入社的成员之一。

1939年深秋到1940年9月，张学新先生被派往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系统学习文艺理论和各种专业知
识。在抗战烽火中，铁血剧社日益发展壮大，张学新先
生也逐渐成长为剧社骨干，他和剧社同仁不但演出剧
目，还帮助一些村庄成立了剧团，仅1941年就建立起30
多个村剧团，有力推动了平山县村剧团运动的发展。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张学新先生所在的华北
群众剧社作为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所属“第一宣传队”
随军入津。进城后，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文艺宣传
活动，秧歌剧、小歌剧等解放区文艺形式令天津市民耳
目一新。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文艺创作是张学新先生的有
力武器，而戏剧是教育宣传功能最为突出的文艺体
裁。为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张学新先生创
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虽然最初文化程度不高，但他
一直在实践中勤奋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地提高自身文
艺素养，许多作品逐渐产生了影响力。比较突出的有
秧歌剧《万年穷翻身》、快板剧《发土地证》、大型话剧
《吉鸿昌》《驯海英雄》等。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应该是话
剧《六号门》。1950年7月，王雪波、张学新等以天津搬运
工人的真实生活为蓝本，结合工人们的初创，创作了大
型话剧《搬运工人翻身记》，反映旧社会天津搬运工人反
封建把头的斗争。剧本发表后反响热烈，当年就演出了
百余场。1951年4月，天津搬运工人组成的“六号门业余
艺术团”受邀到北京演出，剧名改为《六号门》，受到首都
工人和文艺界高度评价。1951年10月，剧本由工人出版
社出版，到1953年两次再版，印数超过28000册。后来又
被改编成电影和京剧。该剧本在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
主题外，格外注重展现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凸显张学新
先生文艺创作的艺术审美特色。整体来看，这些文艺创
作虽然有的比较粗糙，但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充分发挥
了广泛宣传、动员大众的历史作用，向读者（观众）传递
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张学新先生一边创作剧本，一
边从事文艺评论，写了不少影评和剧评。进入新时期
后，学术界文学研究的范式开始转变，解放区文艺研究
逐渐进入沉潜状态；然而，对解放区文艺正反两方面的
实践经验都还未系统地进行总结、研究。作为革命战争
年代的亲历者、革命文艺的创作者，张学新先生忧心忡
忡，为了能让后来者批判地继承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

他决定以解放区文学研究为己任，开始了对解放区文艺史
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离休以后，他更是“离而不休”，继
续为这一事业忙碌奔波、奉献心血。

张学新先生首先从自身熟悉的晋察冀文艺起步。1983
年至1985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了内刊
《晋察冀文学研究》，张学新先生主持编辑了前六期，刊
物内容以资料收集和整理为主，从第一期到第六期陆续
推出边区文艺运动概况、部队文艺工作、文学运动、戏剧
运动和群众文艺活动等专辑，这些宝贵的文献史料为晋
察冀文学研究积累了可靠资料；张学新先生还根据个人
回忆，查阅能找到的晋察冀报刊，编写了7万多字的《晋
察冀文艺运动大事记》，并陆续撰写了《戏剧史上的奇
观》《晋察冀的抗日文化运动》《聂荣臻元帅与晋察冀文
艺》等多篇论文。

1985年9月，张学新先生在天津发起召开了首届“中国
解放区文学讨论会”，会上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
（挂靠天津社会科学院）。从1986年到1994年，他又主持
在河北、陕西、山东、湖南、江西、海南连续举办了六次全
国性解放区文学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创造新世界的文
学》《让历史告诉未来》《琼崖聚首话文学》等论文集；主持
编辑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分别出版了晋
察冀、冀鲁豫、湖南、福建等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与作品
选共七卷。

1986年，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成立。借此平台，
张学新先生将天津的老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团
结起来，每年都举办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他坚持对天津
市资深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进行梳理与研究，2000年编辑
出版了“红雨文丛”，收入孙犁、梁斌、王林、方纪、鲁藜、袁
静、雪克（孙振）等七位作家的代表作；2005年，天津市解放
区文学研究会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联合编辑了“红雨文萃”，再编收入方之中、陈洁民、何
迟、王雪波、杨润身、万力、王昌定、柳溪等八位作家的作
品。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颂歌献给党》（音乐家曹火星
的纪念文集）《余晖尽撒人间》（画家马达的纪念集）《鲁藜
诗文集》《高介云剧作选》《人民文艺花开津门》（纪念天津
解放五十周年文化史料专集）《群众剧社回忆录》《群众剧
社剧本选》《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引路的明灯》《永恒的
怀念》《烽火岁月》《征战之路 文学之路》等回忆录、史料集
与论文集十余种。尤令人感动的是，为纪念作家王林诞辰
100周年，张学新先生提前数年拟好报告，向相关部门申请
资助，最终于2009年出版了七卷本《王林文集》，保存了抗
战以来王林创作的重要作品，为新世纪以来王林研究热的
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学新先生助力推动了大型典籍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出版。该书系由林默涵担任
总主编，魏巍、张学新和沈世鸣担任副总主编，张学新先
生还负责具体编务和联络工作。这部大型书系共9编22
卷约1400万字，选编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
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文学史料、理论文章和各种优秀作
品，是解放区文学研究史料的集大成之作。整个书系包
括文学运动·理论编（胡采）、小说编（康濯）、诗歌编（阮章
竞）、戏剧编（胡可）、报告文学编（黄钢）、散文·杂文编（雷
加）、民间文学编（贾芝）、说唱文学编（贾芝）、外国人士作
品编（爱泼斯坦、高梁）。各编虽有分主编，但除了报告文
学编和外国人士作品编另行组织人员之外，编纂人员主
要以张学新先生带领的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人员
为主，组成各选编组，在1992年 4月底前全部出齐，为纪
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经历了战争炮火的洗礼，也由于当时简陋的印刷条

件，解放区文学的许多史料繁芜丛杂、
模糊不清或残缺不全，在组织编纂及研
究过程中，张学新先生通过电话、信件
与相关机构或人员沟通，甚至亲自到当
地一次次确定文艺史料的细节与准确
性。为节省经费，他总是选择坐票价最
便宜的火车，且兴致勃勃，毫无怨言。
许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他却说战争年
代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是一个“幸存
者”，唯有争分夺秒，才能为革命文艺精
神的传承作出更多贡献。
这些日积月累的工作成果使得天

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研
究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张学新先生也被

公认为解放区文学研究领域的倡导者和开拓者。随着时
代的发展，回望历史，人们逐渐意识到解放区文艺的重要
性，红色文化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张学新
先生以先见之明为后来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化遗
产。作为后学，每每想起张学新先生的自勉之言“老马奋
蹄不需鞭”都备受鼓舞。张学新先生坚定的革命信仰和
大公无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把红色文艺精神进一
步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老马奋蹄不需鞭”
——记红色文艺精神的传承者张学新先生

王云芳

张学新（1925—2012），河北平山县人，剧作家，解放

区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文艺活动家。12岁参加革

命，1938年加入晋察冀边区铁血剧社；1939年到1940年被

派往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系统学习文艺理论和专业知

识；1950年赴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3年被聘为中

央电影剧本创作厅特邀编剧；1954年任天津市文联兼作协

秘书长，并为文联党组成员；1960年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副院长；1982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离休。曾任中国解放区文

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组织

推动大型典籍“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出版，撰写和主编

数十部科研著作和学术资料，对中国和天津解放区文学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著有《张学新文集》（三卷）。

父母健在时，经常一起赏析诗词，母亲毛淑仁或读
或抄，父亲周汝昌或书或释。记得2002年的春天，每到
晚间，父亲即请母亲帮忙“做书童”，询问母亲写些什么
词句好。母亲提议：“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红楼的
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父亲的情怀，一
时兴起，就答道：“好，你念一个红楼人名，我就题一首七
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
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
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这个
“作业”计划。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诗红墨翠（周汝昌
咏红手迹）》书法集，收录了母亲亲定、父亲手书的120
多幅诗词手迹。

不仅如此，父亲还曾应
母亲之嘱，留下不少诗词讲解
稿。那时，母亲览书选诗，择
出自己喜欢的诗词，一首首地
用大字写在纸上供父亲讲
解。父亲则按母亲要求，一首
首地为她讲解。父母亲喜爱
古典诗词如此，其乐融融乎。

在此挑选父亲这本书法
集中所收三首诗的赏析文
字，供诗词爱好者同览。

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碧，本是青绿色的玉石，诗文艺术中用以写色彩时则
特有一种意味，或空明或澄澈，至有各种颜色，绿者青者碧
者，实皆不同，此处只是形容嫩青浅绿之间的佳色。

中华诗人极爱垂柳，最早自《诗经》即已有“杨柳依
依”的名句。本篇以碧玉喻其色彩，以丝绦譬其状态。着
一高字，尽显柳丝之长，直至第三句方才点醒此玉此绦，
皆是专写柳叶的风致，然而随即又生出想象：这样可爱的
绿叶，忽然出现于枝柯之间，是何人巧手裁剪而成的呢？

不是琢玉的良工巧匠，也不是制衣的秀女闺媛，而
是早春的和风淑气，如同一把妙剪，剪出了这般奇迹。

通篇明白如话而又诗境如画。此乃唐代诗人的共
同擅场之域，天然佳致。

大匠能参造化，天巧也似人工，二者常
常互喻，这是艺术上的一种妙理，最耐人思。

张九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从古至今，爱月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大特点，如几
千年古历即月推历，故名阴历（今之农历，相对太阳历而
言；今之所谓公历即太阳历，西方所用）。如神话所说的
月宫、广寒殿、嫦娥、玉兔、桂树……充满诗意。故每见月
而兴思，引发诗人无限情怀。

此篇写月，写人，写情，写思，事事俱到，笔笔传神，真
是佳作。人见月而彼此思念，一月当空，千里同望，而分
离之感，溢于言表。

因见月而相思，缘相思而无
寐，故云“遥夜”“竟夕”。又写光
满，写露滋，全是长夜不眠的况味，
遂夜久则烛尽，宵深则露湿，诗人
之感觉极为敏锐细致，方生佳句。

一结二句，尤见情深——月华
如水，而无法把握，故曰不能将一
掬月光赠君于千里之外，如此只
得勉强就寝，希望还能入睡，梦中
则与君相聚，欢若平生；佳期者，是
说得以重逢再会的吉辰良日。全
篇气韵流转，神采照人，精华永在。

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桃红柳绿，花落莺啼，一片芳菲淑景，美好风光。四
者是美好春日的眼前习见之物色，又是文辞上人人常用
的语言，如落在庸笔陋句中，最易沦为俗套陈言；而试看
王维这位大诗人是如何把“四常”写得这般美妙高超——

宿雨给桃花增添了一倍脂红，朝烟使柳丝加上了分
外的润绿，而家童不扫落花，惜之乎？懒惰乎？不知谁能
解得真义？言外山家田舍，本无多大的礼法，童子留花，
无人督责。雍雍穆穆，物美如一。

山客者谁？诗人自咏乎？咏人乎？也不知谁能确
释？天晓晨晴，黄莺啼处，红日已高，而山客犹然睡得
甜美。赞田园之生活，鄙仕宦之奔竟也。此六言诗，别

具风致。
题图：晚年的周汝昌（右）毛淑仁夫妇

写春联

父母同为诗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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